  馬政府經濟政策問題出在方向錯誤

                                        新世紀智庫論壇 2008.9
新政府自520接手後，景氣對策燈號由五月份的黃藍燈轉為七月份的藍燈顯示國內景氣已進入衰退階段，景氣領先指標以及國立中央大學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亦創新低，而520以來台股跌幅超過3成。國民黨雖掌握立院過半優勢並號稱擁有最強的財經團隊，顯然，馬政府為因應景氣振興經濟所推出的諸多方案執行的並不順利且效果廣受外界質疑。面對質疑，新政府的回應不外乎是國際經濟景氣不好、天災或阿扁的錯。
新政府上任不到四個月，所推出的財經政策不可能馬上見效還需要時間，但新政府財經政策的方向卻出現重大錯誤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新政府的發展策略仍舊採「唯經濟成長論」，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率，忽視經濟成長與公平正義及環境生態必須維持平衡的重要性。九0年代以來，如何減緩全球化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是先進國家面對最嚴峻的挑戰。全球化不是第二次大戰之後才有的現象，其實早在十九世紀金本位時期就已出現類似現象，但此波全球化與前一次全球化最大不同在於第二次戰後各國大多採取較嚴格的移民政策，只對高科技與專業人士及投資型移民開放以吸引人才及資金；其次則是政府角色的改變，先進國家除了持續採行開放措施，減少貿易障礙與不必要的管制以降低資本及技術跨國移動的障礙，以及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外，為減輕其國內民眾基本生活權利受到全球化的衝擊，戰後先進國家普遍強化其既有的社會安全體系的功能，使得戰後歐美先進國家社會福利支出占其政府總支出比重超過一半。

全球化潮流下，台灣社會面臨最嚴重問題是失業率居高不下與薪資所得成長緩慢。失業及實質薪資所得停滯不前係因台灣廠商「全球化」策略，注重「降低成本」的產業出走，輕忽「創造價值」的產業轉型。馬政府上台後，未察覺問題的根源就積極開放12吋晶圓赴中設廠，放寬投資中國上限規定，並開放中國台商回台上市。更將「中國化」視為「全球化」，認為不透過中國，台灣就無法全球化，既然中國已是世界工廠，若台灣錯過了利用中國資源的機會，將會喪失這一波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任何契機，馬政府當然不會禁止反而要鼓勵廠商赴中國投資。過去八年由於行政部門未做好相關追縱管理機制，導致台商投資中國金額占我國GDP比重由1999年的0.5%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2.61%。資金大量外移，國內投資率就很難提升導致我國國內投資率位居亞洲四小龍之末，工作機會移往後進國家過多，新的工作機會又因國內投資不振而增加有限，失業率自然居高不下加上薪資所得不易成長導致家庭所得差距持續擴大。

失業與「貧富差距」是底層人民兩大痛苦的來源。1990年時，台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的五分位差為5.18倍，到了 2000年已上升到5.55倍，2001年更高達6.39倍， 2006年始小幅下滑到6.01倍。由於可支配所得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各項移轉性收入，顯示過去幾年來民進黨政府解決失業問題的短期方案發揮所得重分配的部分效果，使得惡化程度較同期的南韓、新加坡、香港、中國等國為輕，但民眾對貧富差距的感受並不會因台灣較鄰近國家程度為輕而減輕。

過去八年的經濟成長(年平均成長率超過4%)並未為大多數台灣家庭所享受，這段期間所得最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其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現象，而所得次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平均年成長率亦不到百分之一。若不及時解決這些家庭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問題，依其他國家的經驗，它會激化階層對立，底層人民為了要翻身就會想顛覆現有體制，底層人民由於民主制度無法再捍衛她們最起碼的公平正義或參與機會的均等，開始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雖然，普及性社會福利制度做為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團結的功能越來越重要，但這只是消極保障經濟弱勢階層的基本生活權利的作法而已。

馬政府未能認知上述失業及貧窮差距擴大的問題根源，新政府除了選擇無條件開放廠商投資中國，更想利用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以及中資來台以拯救台灣經濟，結果最敵視台灣的中國成為台灣未來唯一的希望所在。這種作法不僅過度簡化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邏輯，更將台灣發展的前景完全侷限於中國現有的經濟框架之下，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結果，經濟的好與壞需看中國的臉色，如此民眾對台灣經濟還有何信心可言！由於台灣廠商「全球化」策略過度注重「降低成本」的產業出走，新政府必須對目前「兩岸經貿政策」做根本的調整，才能扭轉上述台商過度投資中國的趨勢，讓新的、高層次的產業順利填補移往中國舊的、低層次的產業。以創造更多新的工作機會如此才有可能有效降低失業率。

隨著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全球氣候也產生顯著變化，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為溫室效應氣體的過度排放。為抑制過度排放，先進國家陸續通過強制性能源政策，例如：德國政府於2007年宣示將因應氣候變遷定位為德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面對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先進國家多揚棄原有的「唯經濟成長」的策略改採重視「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環境生態」均衡發展的永續發展策略，台灣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當然亦無法規避此項挑戰。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自1990到2003年間世界各國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數量，台灣排名第八，而台灣1990年到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增率更高居世界第一。另依據2005年統計數字，台灣高耗能產業（如：鋼鐵、石化、造紙與水泥業）使用台灣1/3的能源，卻只創造出不到2.5%的GDP，顯示台灣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否則難以因應氣候變遷。馬總統上台後，雖將減碳目標訂在2025年回到2000年水準，但卻無任何短、中期具體策略，對選舉期間所承諾的能源稅制亦無意限期推動，對碳排放採總量管制也不願執行。由於新政府內財經決策官員仍深信「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互斥」的舊思維，認為台灣應「先追求成長，再清理環境」。結果「節能減碳」變成首長搞脫西裝秀、大車換小車以及只在民生消費活動上動「節能減碳」的腦筋。依9月11日行政院所推出的「因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政府將提供20.5億元用於補助民眾購置太陽能熱水器、太陽光電系統，以及符合節能標章的冷氣機、電冰箱等家電用品。事實上，國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民眾住宅所產生的數量僅占一成三。馬政府上任後，所通過的電廠及鋼鐵廠開發案，每年增加二氧化碳量則高達1500萬公噸，顯示新政府「節能減碳」具體作法只管小不管大，重口號輕執行。如此只有讓未來台灣的環境問題更惡化。馬政府若讓「永續發展」概念中所強調的「環境品質提升及環境資源合理運用」繼續被忽視，未來「永續發展」的黃金三角將只剩一角。

其次，馬政府財經政策方向上更大的錯誤在於將台灣經濟鎖死在中國，過度依賴的結果導致台灣未來發展整體風險變得很大。全球化大趨勢下，貿易自由化意謂商品市場的規模大小不再由國家的領土疆域界定。商品、資金及技術跨國移動的政治障礙幾已移除，世界各主要市場逐漸整合為世界市場。然而，全球化並不會因此讓不同國家大多數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國家，絕大部份的現代經濟活動，生產、消費、投資以及政府預算分配大多還是在「國家」領土範圍內進行，行使這些經濟活動的主體仍是國家的人民。全球化大趨勢下，商品、資金與技術可以自由的跨國移動，資源因而更有效率的運用讓現代經濟活動更繁榮，無障礙的跨國移動，對擁有可以跨國移動資源的部份社會成員而言，全球化是機會，但對其他大多數成員而言全球化則是風險與威脅，對未擁有這些資源的社會階層則必須承擔全球化的代價。依我國憲法第十五條「人民生存權應予保障」的規定，國家安全應定義為「全體人民生存權應予積極保障免於威脅」不應再侷限於「全體人民生存權免受外力威脅」的傳統國家安全概念而改為强調經濟安全的廣義的國家安全概念，決定因素不只限於國防與外交實力，它與國內政治穩定、經濟表現以及社會和諧更是密不可分。

基於上述「國家安全」的概念，馬政府的開放策略不僅對台、中經貿往來缺乏管制與規範。若馬政府繼續忽視經貿自主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則攸關一個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經濟優勢將很難維持而技術資源的創造、管理與分配將更難繼續。馬政府應立即改正目前錯誤的全盤開放政策，改採「安全」與「開放」並重的政策，將「國家經濟安全」的目標訂為減少過度的對外經貿依賴以避免外國政府對台灣經濟制裁的可能性，減少國外因素對國內經濟正常運作的衝擊，以及維持台灣經濟及科技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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